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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拉达克位于青藏高原西北部、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和印度河上游谷地，现为印控克什米尔

地区一部分，自古是南亚西北部通向中国西藏阿里地区和新疆南部的“咽喉要地”。有关拉达

克的已有研究大多侧重于对其地方历史和地域文化的考论，缺少从长时间尺度研究该地区的

历史变迁及其与中国的多元关系和地缘价值，在国内外网络上也流传一些对拉达克地区历史

地理问题的错误认识和不当地理图件，亟需从学理层面对拉达克地区进行全面厘正。本文结

合多种历史文献和地图资料，在详细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拉达克在公元1—21世纪

的地名沿革、历史演变、地域范围进行论证，并分析其在中国西部地区国土安全中的意义。结

果表明：① 作为中国西藏故土，拉达克在公元9世纪以前是吐蕃王朝的一部分，9世纪中叶吐蕃

王朝瓦解后，它成为吐蕃王室后裔建立的阿里地方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13世纪拉达克再次

统一在中国元朝的疆域内，历经明清两代。19世纪中叶拉达克为位于克什米尔南部的查谟土

邦兼并，随后被并入英印殖民地，1947年由独立后的印度派军占据。② 拉达克地区历史演变

曲折，地名多次变化，但近代为查谟土邦吞并时，拉达克地域范围仅指位于西喜马拉雅山和喀

喇昆仑山之间、以列城为中心的印度河谷上游地区。③ 拉达克地区历史地理过程的复杂性，使

得其成为中印西段边境印度制造摩擦的主要区域，中国应积极应对印度方面持续的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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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拉达克（Ladakh），位于喜马拉雅山脉西北端北坡、印度河上游谷地，首府是列城。
它被历史学家称为南亚、中亚和东亚之间在高山带上的“咽喉要地”[1]，也是自古以来连
接中国新疆、西藏和克什米尔地区的交通孔道。拉达克地区目前是印度政府非法控制下
的一个所谓的“直辖区”（印度在“泛克什米尔”的主要控制区之一），在原查谟和克什
米尔土邦兼并的“拉达克王国”基础上设置形成，位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东半部，在阿
尔伯斯投影下计算其范围面积为6.18万km2 （图1中红线范围面积）。拉达克地区居民以
藏族为主，语言为藏语方言，文化上属于藏传佛教分布区。截至2021年印度所占拉达克
地区的总人口约为29.7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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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上，拉达克的地形特征可谓“两山夹一谷”——喜马拉雅山脉纵贯其西南

部和南部、西北—东南走向的印度河谷从中间穿过、北部和东北部的喀喇昆仑山绵延而

下（图1）。从地貌单元上，拉达克地区位于青藏高原的西北部，处于高原腹地（阿里高

原）向南亚边缘地带（克什米尔谷地）的过渡带上。其核心区域是拉达克山、西喜马拉

雅山和狮泉河—印度河谷地，海拔在3000~7000 m之间。

由于其独特的地貌结构和地理区位，从拉达克地区向北可通过喀喇昆仑山与帕米尔

高原相接，向南可穿越喜马拉雅山脉进入南亚地区，向西沿印度河谷地绕行巴尔蒂斯坦

和吉尔吉特（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可直接进入印度河平原，向东则溯狮泉河（印度河上

游）而上经过巴里加斯进入中国西藏阿里腹地。因此，面向西北端和东南端敞口的河谷

就成为拉达克地区天然的对外交往通道，也使得拉达克成为控扼青藏高原通往中亚和南

亚的战略要地[1]。

注：研究区内的历史区划线（橘色线）是根据得克萨斯大学图书馆藏地图“kashmir_region_2004.jpg”修改，红色粗线为

该区内印度所占拉达克地区（1972年左右）；锡亚琴冰川后来为印军所占控，故该处向北形成新的印巴军事对峙线。

目前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区（“巴控区”）区划：北部地区（吉尔吉特和巴尔蒂）、自由克什米尔；

印度实际控制区：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拉达克地区

图1 中、印、巴三方之间的“泛克什米尔”地区及其行政区划示意图
Fig. 1 The 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 of the "Pan-Kashmir" area disputed by China, India, and Pak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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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关于拉达克的已有研究大多侧重于对其地方历史和地域文化的梳理[2-8]，
如王国政治史[2-4]、商贸与交通史[5-6]方面，对拉达克地区历史演进及其与中国关系的研究
相对较少。只有少数研究述及曾是中国属地的拉达克地域范围及其地名演变过程，但众
说纷纭、莫衷一是②。况且在国内外网络上流传一些有悖史实的错误认识和不当地理图
件③，中国学界有必要从历史学和地理学角度对相关认识进行全面匡正。此外，中国在中
印边境西段邻接地区长期面临地区冲突的紧张现实，实控一侧地形复杂、人口稀少。因
此，本文系统梳理各方面研究成果，结合多种历史文献和地图资料，集中探讨拉达克地
区从公元1—21世纪的历史演变、地理沿革及其对中国的从属关系，重新认识这一青藏
高原西端“天然通道”的历史意义与地缘政治价值。

2 资料与方法

2.1 资料来源
本文所用资料的主要来源与处理方法为：① 历史资料（史料）主要依据《旧唐书》

《新唐书》《大唐西域记》以及清代编修的《新疆图志》和《大清一统志》中的相关历史
文献记载；② 历史研究文献主要参考意大利学者毕达克《拉达克王国史：公元 950—
1842年》、陈庆英和高淑芬编著的《西藏通史》，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论著；③ 古旧地图
与历史地图搜集，以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为底图，作为获取中国宋代（公
元1111年）、清代（公元1820年）等不同历史断面疆域变化的底图资料，同时对比分析
清代编修的《皇舆全览图》及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图书馆馆藏的有关古旧地图图件（https:
//maps.lib.utexas.edu/maps），在人工描图后进行矢量化，并参考中国标准地图境界线，用
以获取泛克什米尔地区内部的历史地域区界；④ 电子地图以中国天地图（https://www.
tianditu.gov.cn/） 为标准，用以比对不同资料数字化的结果；地貌底图调用来源于
ArcGIS base map 服 务 。 其 他 辅 助 对 比 资 料 ， 例 如 印 度 统 计 局 2011 年 出 版 的
《Administrative Atlas: Jammu & Kashmir》，用于了解相关方的地理认知和行政区划，支
撑边界形势评估和讨论。
2.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围绕现印度所占拉达克地区进行历史追溯和现代政治区划演变的梳理，研
究区域如图1范围所示。在本文语境下，“泛克什米尔”特指现印度和巴基斯坦控制的原

“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地区，是由于近代查谟王公侵占拉达克、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
等地区而扩大了“克什米尔”的控制范围（查谟王公获得克什米尔谷地后，迁治所到斯
利那加，以后也被称为“克什米尔大公”）。它实际上包含了多个政治与历史文化区，这
些地区仍保有各自的地域名称及族群特征。历史学界已经表明拉达克与克什米尔分属不
同地理单元和文化区域，二者长期并存发展[1]。目前，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被划分为“查谟
和克什米尔直辖区”和“拉达克直辖区”，二者基本以西喜马拉雅山山脊线分隔。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基于地理学的空间表达（如地图学）和历史地理学分析框架（时
空线），因此研究方法主要采用：① 历史文献考证法：在系统梳理拉克达地区相关历史
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史料排比、地名考证等方法，分析拉达克地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

② 主要表现在国内学者与欧美和印度学者之间的话语表述差异，如意大利藏学家毕达克（或伯戴克）理解的“拉达克”

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历史实体，吐蕃时期西藏只是它的“宗主国”（见文献2）。

③ 例如，将“克什米尔”标注在拉达克地区，将属于中国新疆地区的阿克赛钦与属于西藏故土的拉达克混为一谈，将“阿

克赛钦”用虚线标注（https://image.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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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在这一部分中主要采取多源史料并举、地图与历史文本相印证的研究方法，并结合
地图推定“阿里三围”大致范围（表1）；② 地图及空间分析方法：以中国标准地图上的

“克什米尔地区”边界作为本文的研究区域范围（图 1，绘出内部分区范围示意线），首
先将标准地图上印巴争议区线和军事分界线进行人工描图，作为单独图层；采用ArcGIS
10.2软件对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进行数字化处理，然后叠加中国天地图的
边界信息对比检查，获得清代拉达克地域范围矢量界线（图2）；以国外有关克什米尔的
地图为区划参考，根据历史文献的分析和判读，来计算拉达克王国及周边酋邦的面积
（表 2）；③ 政治地理学研究方法：基于政治地理学中的地缘政治理论，聚焦分析拉达克
地区经济、文化与中国的关系，并对拉达克地区的地缘价值和战略意义做出综合研判。

3 拉达克地区的历史沿革

3.1 地区名称的沿革流变
今以列城为核心的拉达克地区，在历史上的名称经历了多次变化。以“拉达克”这

一称呼作为地理称谓传播最广、影响最大。拉达克，藏文写作ལ་དྭགས་，意为“周围均为山

口”之地。早期的藏文文献中写作ལ་ཐག 或ལ་དག བླ་དྭགས等，后来在藏文公文中统一写作ལ་དྭགས。

其词源来自于藏语ལ་ཐག（音“拉”），即为“山的高度”之意[9]，或与拉达克地区周边山口

广布的地貌特征有关。
拉达克地区曾以“拉达克王国”的形式长期存在。根据这一名称的缘起时间和具体

政治归属的变化过程，可以将拉达克地区沿革分为3个时期：前王国期、王国时期和后
王国期。

（1）前王国期（公元1世纪前后—9世纪中叶）
10世纪以前有关拉达克的史料很少，地名的记述间接保留在多语种记载中[2]。在公

元 1 世纪或 2 世纪，拉达克的部分区域作为贵霜帝国的一部分，具体可能是罽宾之边
地④。其时，佛教从南亚经过克什米尔传入拉达克地区，与仍然盛行于整个西藏地区的苯
教开始互动[10]。据大致方位推测，7世纪时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秣罗
娑 （Mo-lo-so）”国，亦作三波诃国（San-po-ho），应即现在的拉达克地区。

④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汉时期》），第65-66页.

表1 “阿里三围”大致范围
Tab. 1 Approximate range of "Ali's Three Laps"

领主

贝吉德日
巴衮

扎西德衮

德祖衮

领地

麻域/玛域

普兰
(布让)

象雄
(古格)

地域范围

喀喇昆仑山以南与西喜马拉雅山之间，东到狮泉河下游到班公
湖地区(阿里地区西北边日土)，西北到斯卡杜，南至毕底，即
今以列城为中心的拉达克地区(管制范围多有变化)

西北到达巴乡和孔雀河源头，南至喜马拉雅山主脉，东到马攸
木山口，北到冈底斯山，以一山两湖区域为核心（阿里南部地
区)。今普兰、札达东部一带

北到狮泉河、东到达巴(或门士)，南至喜马拉雅山，以阿里中
部靠西区域的象泉河流域为中心。今札达县西部、噶尔县中南
部至革吉

主要王朝

拉达克王国(10世纪中叶—
1842年)

普兰王国、古格王国兼管
(10世纪初—17世纪中叶)

古格王国(10世纪初—17世
纪中叶)；桑斯噶王朝

注：“阿里三围”范围四至分别参考《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时期》）和第六册（《宋辽金时期》）以及文献[14]，大致

反映这3个小割据政权的相对空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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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世纪初开始，吐蕃王朝扩张至拉达克地区。吐蕃将今阿里地区与拉达克地区统称
为“麻域”（亦作麻羊，后作“玛域”），其英文拼写是“Mar-yul”[2, 12]。在9世纪中叶以
前，拉达克成为吐蕃六茹之一的“象雄茹”的一部分。这一时期，大量藏族文化习俗进
入该地，拉达克地区迅速藏化⑤。尤其藏传佛教产生后，在吐蕃管理的这些地区广泛传
播。9世纪末，佛教思想从上部阿里（即阿里三围，表1）重新传入吐蕃卫藏地区⑥，史
称藏传佛教的上路弘传[13]。

（2）王国时期（10世纪—19世纪40年代）
842年由于吐蕃王室内乱，末代赞普朗达玛曾孙吉德尼玛衮逃到象雄（今西藏阿里

西部）的布让（今普兰），娶当地首领——象雄统治家族没庐氏女为妻，收服象雄（羊
同）各部，将其地方统称为“阿里”，建立地方割据政权[1]。没庐氏生有三子，尼玛衮将
长子贝吉德日巴衮分封到麻域（后来的拉达克），次子扎西德衮封到布让（普兰），三子
德祖衮封到象雄（古格）亚泽地方[1-2]，史称“上部三衮”或者“阿里三围”[14]。三人及
其后裔相继在各自封地内逐渐形成拉达克王国、布让王国和古格王国3个小的割据势力
（表1）。这个由吐蕃赞普后裔创建的拉达克王国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2]。

（3）后王国期（19世纪中叶—21世纪）
1839年，拉达克王国被入侵的道拉格人（查谟土邦）所占领，国王遭到废黜，世袭

⑤ 拉达克地区历史上应该说存在两次“藏化”，吐蕃时期和王国时期，王国时期影响了拉达克的主要历史。

⑥ 9世纪中期发生了朗达玛灭佛事件，导致吐蕃境内（尤其拉萨地区）佛教活动受到毁灭性破坏。

注：本图基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时期》）[16]改绘，底图无修改。

图2 清代拉达克地理范围示意图(嘉庆二十五年)
Fig. 2 Geographical range of Ladakh in Qing Dynasty (Twenty-fifth year of Jia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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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拉达克王朝随之灭亡[1-2]。1842年后，其地区以拉达克之名称先后为查谟土邦、英属印
度、印度实际控制（详下）。1947年印度出兵占领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后，将拉达克地
区纳入印度“查谟和克什米尔邦”（Jammu & Kashmir）。1979年拉达克地区再被划分成
卡吉尔和列城两个县级行政区。1989年因当地爆发佛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引发骚
乱，拉达克地区要求从“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独立出来。1993年拉达克成立了自治委员
会。2019年印度政府宣布成立“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同时强制取消了“查谟和克什米
尔邦”的特殊自治地位。

从上述历史沿革来看，1839年以前的拉达克地区历史，无疑属于西藏地区历史发展
的一部分。其王国时期为中国（西藏）管辖期，而其后王国时期，为南亚流转期。这一
历史演变过程对拉达克地区的历史文化以及现今的地位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3.2 不同区域归属的辗转流变

从政治属性看，拉达克地区在公元 1世纪前后到 20世纪中叶，曾先后西向、东向、
南向归属/附属不同的大区域性政权，反映了中亚、东亚和南亚地缘政治力量的角力与兴
衰演替。

表2 拉达克王国及周边酋邦地区的面积
Tab. 2 Area of Ladakh Kingdom and surrounding tribal areas

地区名

拉达克王国
(泛指)

毕底地区

司丕提地区
(今名)

巴勒提

克什米尔
(推测)

查谟土邦范围
(推测)

查谟和克什米
尔地区(本部)

克什米尔谷地
(印控)

自由克什米尔

拉达克地区

年份

1820

1820

1820

1820

1820

1822

1846

1972

1972

2019

历史纪年

嘉庆二十
五年

嘉庆二十
五年

嘉庆二十
五年

嘉庆二十
五年

嘉庆二十
五年

道光二年

道光二十
六年

面积(km2)

95783

9800

9106

24165

28589
(a)

25504
(b)

54093
(a+b)

16156

12434

61823

外文译称

Ladakh
Kingdom

Spiti
(Bidi）

Spiti Area

Balti

Kashmir
Area

Jammu Area

Jammu-
Kashmir
Region

Kashmir
Valley

Azad
Kashmir

Ladakh
Region

当前属控

印度、巴基斯
坦

印度喜马偕尔
邦

印度喜马偕尔
邦

巴基斯坦北部
地区

印度克什米尔
谷、巴自由克
什米尔

印度(查谟和
克什米尔邦)

印巴争议区
(分控)

印度(查谟和
克什米尔邦)

巴基斯坦(自
由查谟与克什
米尔)

印度(“拉达
克中央直辖
区”)

图源

中国历史地图集
(谭图)

由谭图数字化后
计算

由谭图数字化后
叠加今国界计算

由谭图数字化后
叠加今国界计算

Kashmir Region
2004; 文献[2, 30]

Kashmir Region
2004; 文献[1, 30]

Kashmir Region
2004; 文献[1, 30]

Kashmir Region
2004

Kashmir Region
2004

印度内务部
Kashmir Region
2011，叠加中国
国界

备注

含巴勒提(即今巴尔
蒂）、毕底

底图国界线存在精
度偏差

拉胡尔—司丕提县
面积约为13833 km2

(官网)

时为斯卡杜王国等
（推测范围）

时为锡克王国克什
米尔总督领地

查谟大公古拉伯·
辛格领地

查谟大公获得克什
米尔谷地

1947年占领

1947年占领

含锡亚琴冰川主要
部分(2355 km2)

注：① 基于谭其骧历史地图集、现代克什米尔地区形势图（Kashmir Region 2004），面积计算采用阿尔伯斯投影

（Krasovsky_1940_Albers）。② Kashmir Region 2004，电子地图（JPG格式），比例尺1∶250万；编号：763634AI（C00002）1-

04；获取来源：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图书馆，开源免费数据（https://maps.lib.utexas.edu/maps/middle_east_and_asia/

kashmir_region_200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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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向西归属中亚（公元1世纪—7世纪）

拉达克地区的石刻表明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在这个地区。而根据西方文献记

载，拉达克最早的居民是雅利安人（另一说是鞑靼人[2]）——这些早期居民活动被希罗多

德的《历史》及《往世书》记录下来[2, 15]。公元1世纪中叶，从中国河西走廊西迁至中亚

的大月氏一部贵霜翕侯在阿姆河流域强势崛起，建立贵霜王朝；随后扩张到兴都库什山

脉以南，占领了喀布尔河流域和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东北部等地），成为中亚的一大

帝国。2世纪初拉达克部分地区“西向”成为贵霜帝国的一部分[16]。

（2）东亚内部流转（公元7世纪—13世纪）

7世纪初，吐蕃势力开始不断向四周扩张，到8世纪初吐蕃从今西藏阿里沿狮泉河向

西北，占据拉达克地区（麻域西部）。与此同时，唐朝灭西突厥，将其势力扩张到中亚阿

姆河流域及克什米尔地区，拉达克以北的勃律地区为唐所控制⑦。唐、蕃在此相遇并发生

冲突。其中，分裂后的小勃律（今吉尔吉特）为唐朝所控制，而拉达克和大勃律（今巴

尔蒂斯坦）地区则在唐朝和吐蕃之间几经易手⑧。如747年（唐天宝六年）唐将高仙芝率

军击败吐蕃，使包括拉达克北部地区在内的西域各邦国重新归附唐朝。但是751年高仙

芝在怛逻斯之战（今地不详，约在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一带）中败给大食（阿拉

伯）军队后，唐朝势力退出葱岭西侧，吐蕃乘机再次控制大小勃律和拉达克地区。此

后，拉达克地区“东向”归属吐蕃，直到公元842年吐蕃内乱，并于10世纪逐渐衍生出

拉达克等割据政权。不过，这一时期拉达克王国一直与拉萨的西藏地方政权保持着极其

密切的联系。

（3）东亚—南亚之间属转（公元13世纪—19世纪中叶）

13世纪开始，今拉达克地区（麻域）作为西藏的藩属，与西藏一起成为元朝版图的

一部分[3]，同时从西藏拉萨获得佛教事务的指导。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明代。明末西藏各

地方势力及教派纷争不已，主要的第悉藏巴汗的势力日益衰弱，而地处西藏最西部的麻

域（此时已称为拉达克）王国开始受到兴起于南亚西北、信奉伊斯兰教的莫卧儿帝国的

侵扰，处在伊斯兰教与佛教交锋的前沿[1]。不过，尽管莫卧儿帝国在1568年吞并克什米尔

后直接与拉达克王国交界，但并未使拉达克与西藏的臣属及宗教指导关系受到损害[17]。

1680—1683年拉达克王国东侵古格王国，与西藏地方交战。以五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

格鲁派政权在蒙古军的协助下取得胜利，拉达克与西藏方面签订“和约”，规定拉达克仍

为西藏的藩属，并把所占领的古格、日土等地归还西藏[3]。至18世纪初，拉达克在与清

朝通好的同时，也与准噶尔保持着通使往来的关系，与莫卧儿帝国之间亦有从属关系[3, 5, 17]。

1729年（清雍正七年），拉达克王室内部发生了严重的继位纠纷，清王朝派兵协助

拉达克王顺利继位后，拉达克与清王朝的关系日益密切[5]。彼时，清廷通过达赖喇嘛加强

对西藏地方的管理，并由西藏地方政府实施对拉达克王国的直接管理，使之重新纳入中

国版图[16]。

（4）南向从属变迁（公元19世纪中叶—20世纪中叶）

1835—1839年查谟土邦侵占拉达克地区，拉达克曾两次向西藏求援，但驻藏大臣以

路途遥远为由拒不发兵，拉达克无力抵抗，沦为查谟土邦的附属国[1-2]，拉达克从此为各

南亚势力所控制。1845—1846年英国肢解了占据西喜马拉雅山南麓印度河流域的锡克王

⑦《旧唐书》卷三十三《苏定方传》、《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六《西域传》中记载：显庆元年至二年（656—657年），唐朝先后

以程知节和苏定方为行军总管，在西天山及葱岭西侧今塔什干一带彻底击灭西突厥所部。

⑧《旧唐书》卷五十四《高仙芝传》《封常清传》《哥舒翰传》相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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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今旁遮普一带），通过协议控制了查谟土邦⑨。1857年英国殖民当局全面侵占了南亚

次大陆，次年建立英属印度（英印）殖民地，莫卧儿王朝灭亡[18-19]。此前被查谟土邦军事

占领的拉达克王国连带被迫沦为英属印度管制。

19世纪下半叶，在以英、俄为首争夺对中亚地区控制权的大博弈中，由于中国的地

缘影响力衰微，来自南亚以英国为主和中亚以沙俄为主的两大地缘政治力量在扩张势力

后逐渐在帕米尔高原和西喜马拉雅山地区集结，将青藏高原的西北部深刻卷入这一战略

竞争之中[20-21]。因此，西方探险家多次经由今拉达克地区进入西藏高原腹地和新疆地区进

行地理考察。其中，1865年英印测量局军官威廉·约翰逊（Johnson W H）经拉达克到中

国新疆“考察”后，为防止俄国借蚕食中国新疆领土之机染指克什米尔，危及到英属印

度的殖民利益，他在所绘地图上，随意将中印（英）边界由拉达克东界向东北推至西昆

仑山与喀喇昆仑山之间，即所谓的“约翰逊线”[22]。虽然这条线仅仅停留在地图上，且

中国与英印政府都未公开正式认可[23]，但英印殖民军官将3万km2的阿克赛钦画入英印的

领地范围，成为日后中印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

1947年后，印度政府“继承”英印殖民政府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控制权，顺带

占领了拉达克地区，使其成为印控“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一部分⑩。此即近代史上拉达

克管辖权（不是主权）的3次流转。

4 拉达克地区的地域范围

拉达克的地域范围究竟到哪里，如何界定，既是一个系统性的学术考证问题，也是

一个政治立场的问题。换到地图上，拉达克的范围或者它现在所在的“争议地带”范围

如何画？按照印度方面的地图，甚至国内流传的部分网络地图，大多采用了“约翰逊

线”作为中印争议边界􀃊􀁉􀁓：即拉达克地区不仅包括目前印度当局占领的拉达克地区（图1

中红线范围），还包括存在领土争端的巴里加斯西部地区，以及为巴基斯坦控制的巴尔蒂

斯坦（Baltistan）和中国境内的巴里加斯东部以及阿克赛钦。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和巴基斯

坦政府都无法接受这种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的观点。

中印边界争议的胶着现状本来就是近现代军事强权和殖民历史加上政治博弈的结

果，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对拉达克地区归属的判定。然而要厘清拉达克问题，需要进行

以下几个概念辨析：广义与狭义的拉达克地区以及拉达克的旧指与新称之间的差异。

4.1 拉达克广义与狭义之分

4.1.1 广义的拉达克地区 广义的拉达克地区，即 18世纪至查谟土邦吞并前的拉达克王

国地域范围。该区域包括今印度控制的“拉达克中央直辖区”以及划入喜马偕尔邦的毕

底地区、巴基斯坦控制的“巴尔蒂斯坦”和中印争议的“巴里加斯”地区。

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代地图中所显示的 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

的拉达克地区，即图2所标红线和黄线内的范围，其政治中心是今印占区的列城。这一

⑨ 1846年查谟王公通过《阿姆利则条约》从英国人手中获得克什米尔谷地，进而建立自治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附

属于英印帝国。

⑩ 此前拉达克作为查谟土邦附属，保留王室。

􀃊􀁉􀁓 一是印度统计局 2011年出版的《Administrative Atlas: Jammu & Kashmir》；二是美国Google map/earth上标注的中印

西段争议区线（西方学者用此底图所画中国国境少了“阿克赛钦地区”），另有美国芝加哥大学2015年出版的《Historical

Atlas of Tibet》，存在诸多误导；三是国内网络上搜索图片“克什米尔”“拉达克”（https://image.baidu.com/），多数地理图件

上有关中印之间的争议区线标在“阿克赛钦地区”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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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脉最西段和喀喇昆仑山之间的印度河与什约克河（希欧克河）谷
地，东到班公湖—楚舒勒一带，西以喜马拉雅山山脊与克什米尔隔山而望，北与今巴尔
蒂斯坦北部接壤，南抵萨特累季河（旧称狼楚河，今象泉河下游），东南与今西藏自治区
札达县相接（图2）。作者基于ArcGIS数字化，采用北半球阿尔伯斯投影，计算其面积为
95783 km2，约为9.6万km2 （表2）。
4.1.2 狭义的拉达克地区 狭义的拉达克地区范围指 1947年以来属于“印控克什米尔”
的一部分的拉达克地区。印度政府在原“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实际控制区的基础上，
设立“查谟和克什米尔邦”（Jammu and Kashmir）。该邦包括3个独立的政治与历史文化
区域：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克什米尔（Kashmir）（位于印控区西北部）、以印度教为主的查
谟（Jammu）（位于印控区西南部）和以藏传佛教为主的拉达克（位于印控区东部）。狭
义的拉达克即指最后这个区域，它在上述3个地区中面积最大，其北部以印巴停火线为
界，东隔喀喇昆仑山口与中国新疆交界，东临西藏自治区，面积约6.18万km2 （图1、表
2，含锡亚琴冰川）。此外，印度还控制了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巴里加斯西部，也将其视
为拉达克地区（狭义上）的一部分。换言之，印占拉达克地区的面积约为6.23万km2。

为了强化对拉达克地区的实际控制，印度政府从1972年以来（尤其2001年）实施行
政区划再细化。印度统计局出版的官方地图表明，印度政府进一步借改变拉达克地区的
行政区划，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做手脚：首先，将原拉达克地区西部的卡吉尔区剥离出
去，设立卡吉尔区和列城区，不断弱化“拉达克”这个名称。其次，把历史上从未与拉
达克有任何关联的中国阿克赛钦画入拉达克地区，归属列城区。印方通过行政区划调整
将拉达克地区整体向东推进，其意图十分明显，即将原来不在中印西部边界问题中的阿
克赛钦纳入其争议范围。显然，印方这一做法所引发的地缘政治意识分化和对中国邻近
边地的影响，值得中国警惕。

对比图1、图2并结合前文可知，广义的拉达克地区较狭义的拉达克地区多出两处地
方（表 2）：① 位于 1972年印巴停火线北侧现为巴基斯坦控制的巴尔蒂斯坦，具体沿革
已在第3.2节述及，此不赘言；② 毕底地区，今名司丕提（Spiti），面积约0.91万km2。

毕底地区原为西藏阿里下辖的一个城镇，据《大清一统志·西藏》中“阿里诸城”
下录有：毕底城，“在喇萨西南三千八百余里”。该处原属西藏古格王国，后归拉达克管
辖。1684年，拉达克根据《丁木刚和约》，将毕底与古格本部及普让（今西藏普兰）一
起转归拉萨统治。其后不久拉萨又将毕底让于拉达克。18世纪，毕底与拉达克一起并入
阿里地区，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故在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中，仍记述毕底及拉
达克等诸城归西藏管辖。

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毕底为查谟王公侵占。1846年英国侵占克什米尔时，
毕底与拉达克王国一并转入英国控制。1947年后，印度派军控制了拉达克地区，毕底也
一同被其全部占领。1948年喜马偕尔邦（Himachal Pradesh）成立，毕底地区被划入该
邦，与拉胡尔地区联合组建“拉胡尔—司丕提县”（Lahour and Spiti District）。“喜马偕
尔”是由“喜马”和“阿偕尔”组成，即雪山之邦，首府就是西喜马拉雅山南坡的西姆
拉（Shimla）。
4.1.3 拉达克地区与阿克赛钦地区关系辨析 通过上文对拉达克地区历史沿革的梳理可
知，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拉达克”，其地理范围都不包含目前印度政府主张的阿克赛钦
地区。

阿克赛钦是班公湖以北、位于喀喇昆仑山与西昆仑山之间的一块山间盆地，应是柯
尔克孜语“白石滩”的音译，历史上一直属于新疆和田地区管辖。清代为和阗办事大臣
辖区，与拉达克从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上都不属于同一个区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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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 年浩罕国将领阿古柏在沙俄怂恿下入侵中国新疆，造成南疆地区政局混乱。

1865年英国默许查谟和克什米尔大公向北扩张领土，力图拓展途经喀喇昆仑山口的古老

商路。在此背景下，连通喀喇昆仑山和西昆仑山山口之间的阿克赛钦地区始被英国人注

意。阿古柏与俄国关系密切，这使得英国殖民者试图采取“前进政策”以阻止俄国势力

从北部逼进英印地区。因此，英印政府中一些人主张将中、英印边界从喀喇昆仑山山口

向东推进到西昆仑山山口，进而将阿克赛钦地区占为己有。前文所述及的英印测绘军官

正是在克什米尔大公派遣的军队中，画出所谓的“约翰逊线”[22]。尽管英国政府多次试

将这一区域在地图上标注在英属印度内，但由于阿古柏之乱已于1877年被彻底平定，收

复新疆后的中国政府对阿克赛钦地区的掌控也日趋稳固。中国政府还派官员于 1891—

1892年中踏勘了新疆南部与克什米尔（此时已是“泛克什米尔”范围，图1）之间的边

界，在阿克赛钦南面的喀喇昆仑山昌器利满达坂树立界碑，上书“查昌器利满达坂卯酉

向，水分东西流，东流属中，西流属外，从骑仑分界，中外分明，诚天然界限也，书此

为记”（《新疆图志》卷九） [25]。因此，尽管清末英国殖民者一直觊觎阿克赛钦地区，但

该地区从未脱离过中国政府的管理，与当时已为查谟王公控制的拉达克地区没有任何

关联。

由上述论证与辨析可知，拉达克王国的核心区域，一直是以列城为中心沿着印度河

向上下游展开的谷地。但由于历史时期拉达克王国势力范围盈缩不定，加之近代拉达克

为英印殖民政府控制后，为统治需要，英印政府及后续的印度政府将拉达克及其周边地

区划入不同的行政区域，造成人们对拉达克地域范围认识的不同。但无论是广义的拉达

克，还是狭义的拉达克，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其地域范围在19世纪中叶被查谟王公占

领之前，一直属于中国西藏地方政治体系的一部分，亦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二是阿克

赛钦地区在历史时期从未与拉达克地区同属一个政区或地方政权之下。

4.2 拉达克地区的旧指与现称之分

4.2.1 旧指的拉达克地区 旧指的拉达克地区，即查谟王公吞并前的拉达克王国地域。尽

管其所辖范围在不同时期存在一些变化，但在19世纪为查谟土邦吞并之前，它的控制范

围大致东抵西藏阿里地区的西北边（巴里加斯），西达克什米尔的东侧分水岭和赞斯卡河

河源，北抵斯卡杜王国（巴尔蒂斯坦）的东南。《克什米尔与拉达克地名录》载有 18—

19世纪拉达克王国及周边邦国的相关地名和地理位置，显示当时多邦并存[26]。结合地貌

特征、当地交通路线以及拉达克历史沿革，古代到近代的拉达克应该都是指以列城为中

心向印度河上下游辐射的河谷地区，包括东北部印度河支流——什约克河谷地。而近代

以前土邦、王国和宗主之间并没有现代的“国界”概念，更谈不上明确的划界[3]。事实

上，在当时印度人（莫卧儿人）和克什米尔人口语中，拉达克被称作“大西藏”􀃊􀁉􀁔，而由

哈伯罗、希格尔和斯卡杜组成的巴尔蒂斯坦是“小西藏”[27]。由此也可以看出，拉达克

与西藏之间存在紧密联系。1846年以后，英印当局占有拉达克地区，试图和清朝西藏地

方就划分阿里地区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所属的拉达克地区界线进行商议，曾派人勘测

这一地区，但最终并没有划界。

4.2.2 现代中国指称的拉达克 由于立场不同，中印双方对拉达克地区地域范围的认知差

异较大。中国认定的拉达克地区只是印度 1947 年独立后从英印那里“继承”（实际控

制）的拉达克，即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东半部。具体而言，在2019年之前，拉达克地区

只是印度“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下面半自治状态的“拉达克地区”（面积 6.18万 km2），

􀃊􀁉􀁔 现在有些人把“拉达克”说成“小西藏”来介绍，这是不对的。拉达克就是西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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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两个县级单元。它不仅不包括被印度强行“声索”的中国阿克赛钦地区，而且也不

包含已被印度非法占据的巴里加斯西部——这部分区域位于中国公布的国界线内侧。

5 拉达克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缘价值

5.1 历史时期拉达克与中国的关系

（1）历史上与中国的从属关系

在19世纪中叶被查谟土邦占领以前，拉达克一直属于中国西藏地区。如前文所述，

拉达克在9世纪以前是吐蕃政权的一部分。13世纪时，它作为西藏的一部分纳入中国元

朝的疆域中，元朝在包括今拉达克地区在内的“阿里三围”设官置守，清查户口，修建

驿站，行使着有效的行政管辖[3]。明朝也在阿里三围设立“俄力思军民元帅府”等行政机

构进行管理􀃊􀁉􀁕。明朝末年，拉达克一度成为南亚莫卧儿帝国的藩属。但时隔不久，17世纪

末，拉达克与西藏订立《丁木刚和约》后再次归属西藏地方。18世纪起，拉达克王国处于

清朝、准噶尔及莫卧儿多方势力争夺和影响之中。1720年清军入藏，驱逐了准噶尔势

力，将西藏正式纳入清朝直接管辖之下[3, 5]。而作为西藏管属的拉达克地区，也再次归清

朝管辖[3]。

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编修的《大清一统志》中，拉达克被记录于阿里诸城之

下，其称“拉达克城，在喇萨西南三千七百五十余里，其所属有扎石刚、丁木刚、喀式

三城。”尤其是其后称“以上诸城每户出兵一名，但设宗布木，无丁布木官”。这里的宗

布木（rdzong dpon），原义“城堡官”，即民政长官􀃊􀁉􀁖。丁布木（lding dpon），原义“村寨

官”，后来转义是指一级军事长官􀃊􀁉􀁗。可知，拉达克在清廷看来是为西藏下属的一个地

区，只设行政官员管辖，并无军事首领，故其与西藏之间无明确的分界线[16]。这一点也

由康熙朝所绘《皇舆全览图》中的拉达克地图所证实[24]。

然而，如第 3.2节所述，19世纪中叶，查漠土邦及后续的英国殖民势力入侵则完全

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拉达克就此脱离与中国的从属关系，而被纳入英属印

度的势力范围，其王室仅被允许保留部分王权[2]。

（2）中国西部地区的经贸要道

拉达克自古就是中国西藏、新疆地区与中亚、南亚地区交通和贸易的重要通道，这

与拉达克特殊的地理条件下所形成的经济区位有关：拉达克位居印度河中上游（亦即狮

泉河下游）、青藏高原的西端，通过印度河可与南亚交通，北部越过喀喇昆仑山山口可达

新疆塔里木盆地西缘。

唐代时从洛获罗（Lo-hu-lo）（今拉合尔，Lahul）到大勃律（今巴尔蒂斯坦一带）需

要经过拉达克地区，这条交通线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勃律古道”[28]。而根据陆水林对清

代叶尔羌河上游通巴尔蒂斯坦的道路的考证，从南亚地区出发，经克什米尔—拉达克—

斯卡杜翻越喀喇昆仑山，往来于叶尔羌（今新疆莎车），是一条传统商路[27]。20世纪以

前，西藏阿里的羊毛、盐巴等商品全部通过拉达克，沿拉楚河（狮泉河旧称）—印度河

出口到南亚。可知，在西藏阿里、巴尔蒂斯坦、克什米尔与莫卧儿或英属印度之间的经

贸往来中，拉达克一直扮演中间商或中介地位，赚取转运利润[6, 27, 29]。查谟大公古拉伯·

􀃊􀁉􀁕《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六，洪武八年春正月。

􀃊􀁉􀁖 称为“宗本”，是清代西藏地方的县级机构的行政长官，类似于现在的县长。

􀃊􀁉􀁗 称为“定本”，是西藏地方军事体系的基层官员，如代本、如本、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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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格对拉达克的入侵，其重要的考虑就是想垄断西藏西部地区的羊毛贸易[30]。因此，拉

达克在历史上的兴衰沿替，与其地处东亚与南亚交通要道的地位紧密相关。

（3）与中国西藏文化上的同源关系

如前文所述，拉达克地区的历史发展在19世纪中叶之前一直与中国西藏地方联系在

一起。与西藏紧密的地缘关系，使得拉达克地区的文化带有鲜明的藏文化特点：其主体民

族为藏族，主要语言为藏语拉达克方言和乌尔都语，信奉藏传佛教，佛寺建筑普遍[1, 8]。故

被周边民族称为“大西藏”（即西藏本部的一部分）。

19世纪中叶以后，拉达克虽然被纳入英印殖民政府的控制，但其文化的基本特点仍

得以保持，并没有改变。进入21世纪，拉达克虽然经历现代转型，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和

教育体制、旅游业以及经济生活等方面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迁[7]，但其文化仍与藏族文化

有着显著的同质性，只是现实政治因素影响到该地区与西藏地区的文化交流。

5.2 拉达克对现当代中国的地缘价值

结合前面各节所分析的拉达克地理环境、历史沿革和政治变迁，笔者基于中印现实

边界争端的困境，认为拉达克对现当代中国有着重要的地缘价值。

拉达克特殊的地理位置与自然地理条件，使得它成为南亚西北部通向中国阿里地

区、新疆南部的“咽喉要地”[1]。具体而言，从西藏阿里地区发源、穿越拉达克境内的狮

泉河—印度河谷地是控扼南亚经克什米尔到西藏阿里地区的“天然通道”。不仅如此，历

史上清朝与准噶尔用兵西藏也是经由伊犁—叶尔羌—拉达克—阿里—达木一线[5]。由此可

知拉达克地区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时至近代，中国政府虽然逐渐丧失对拉达克地区的

控制，但与之紧邻的阿克赛钦地区仍为中国管控，并替代拉达克成为连接中国新疆和西

藏西部的重要通道。纵贯阿克赛钦地区的新藏公路的修通，更使该地区对中国西部领土

安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正因为拉达克地区是喀喇昆仑山—西喜马拉雅山一线中印边界局势的“棋眼”[21]，

印度一直凭依对拉达克地区的控制权，单方面改变现状，频繁滋扰中国阿里地区，威胁

到新藏公路的畅通。2019年印度政府宣布成立“拉达克中央直辖区”，无疑是继1947年

占有这片地方后的进一步政治操作。

6 结论

本文基于多种历史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通过对拉达克地区历史地理演变过程的梳

理，获得以下结论性认识：

（1）拉达克地区作为中国西藏故土，自古就是西藏同中亚与印度交通、贸易的节点

和门户。自公元1世纪至19世纪，其地理名称几经变化，从唐朝人所称的“秣罗娑”到

吐蕃人的“麻域”，再到后世所称的拉达克，但所指区域大致稳定，总体上与中国西藏维

持着紧密的从属关系。19世纪中期，近代英国殖民势力的入侵深刻地改变了拉达克地区

的政治归属，使其脱离中国控制，成为英印政府的势力范围，并为1947年独立后的印度

政府占领。

（2）中印边界西段领土，即拉达克地区的现状，是近代西方殖民主义霸权的后果。

这从侧面说明了拉达克地区既是东亚、中亚、南亚的交通枢纽，也是多元文化交流的重

要节点，有着重要的地缘价值。事实上，印度政府十分担忧拉达克与中国西藏地区历史

文化一体化所带来的巨大隐患，试图单方面改变目前这种被动局面，故于2019年强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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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拉达克的自治地位。长期来看，这正是印度政府进一步强化对拉达克地区控制的相关

政策，中国政府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目前，印度所控的拉达克地区已经成为印度对中国执行“前进政策”的前沿基地。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不能被动应对，而应该重视中国西藏地区与拉达克地区历史、文

化、宗教之间的长期联系，积极引导各方关注印占拉达克地区的历史经纬，做到有理、

有据、有节、有利地处理中印西部边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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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geographical evolution in Ladakh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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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dakh is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the western section
of the Himalayas, and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Indus River valley. It is now part of Indian-
controlled Kashmir. Since ancient times, Ladakh has been the "key point" from northwest
South Asia to the Ngari Prefecture of Xizang and southern Xinjiang. However, most existing
research on Ladakh focuses on its local history and culture.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related
works on geopolitical relations, few have studied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is region and its
subordinate relationship and geographical value with China over a long time scale and analyzed
the geographical significance of Ladakh. At the same time, some erroneous views and
geographical maps have been disseminated on the Internet at home and abroad, which urgently
needs a comprehensive correction from the academic level. Based on a variety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map data, and a detailed review of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changes in place names,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regional scope of Ladakh
from the 1st to the 21st century and analyzes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homeland security of
wester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s the native land of China's Xizang Ladakh was part
of the Tubo Dynasty until the 9th century.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Tubo Dynasty in the middle
of the 9th century, Ladakh wa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Ngari local administration established by
the descendants of the Tubo Royal family. In the 13th century, Ladakh was again united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China's Yuan Dynasty and continued through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remained until the mid- 19th century when the Prince- state of Jammu in southern Kashmir
invaded it and incorporated it into the British Indian colony. It was then occupied by the Indian
army in 1947. (2) Ladakh region has a tortuous history with many changes in place names.
However, when Jammu annexed it in modern times, Ladakh only referred to the upper reaches
of Indus Valley between the Western Himalayas and the Karakoram Mountains, with Leh as the
center. (3) The complexity of th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processes in the Ladakh region
makes it the central area of conflicts created by India in the western section of the China-India
border. Therefore, China should adopt active strategies to avoid India's continuous
"assimilation" policy.
Keywords: Ladakh; Ngari Prefecture; Kashmir; Tubo; Himalayas; Balt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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